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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問題的關心，

源於我對如下現象的困惑：中國傳統上本是一

個高度關注倫理的社會（梁漱溟便把中國社

會、文化此種特點特別點出，稱為「倫理本

位」），中國社會主義教育又是一種強理想主

義教育，那為什麼在改革開放啟動不到二十年

的時間裡，中國大陸社會在表現上卻變成日常

生活極被商業邏輯穿透、日常語言和心態氛圍

極受市場邏輯和消費主義籠罩和干擾的社會了

呢？中國人向來被認為有很強的享受生活、承

受苦難的能力（羅素當年來華便深驚異於中國

人享受生活的能力，李澤厚更命名中國文化此

種特質為「樂感文化」）的民族，為什麼在

「新時期」短短的時間內，中國的自殺率卻如

此高速攀升呢？還有就是新興宗教在上世紀九

十年代中國大陸飛速傳播現象所帶給我的困

惑。 

對這些明白有著重要性問題的再審視，使

我更加確認歷史維度對理解、把握中國大陸和

精神有關的現實的意義。因為上述精神現象在

相當重要的層次都和它們所處身的當代中國大

陸精神史機制密切有關。 

那麼，如何才能有力地深進此歷史內在去

理解、把握此精神史問題呢？經過幾年的閱讀

和思考，我以為，要真正深進文革以後中國大

陸精神史內在，必須首先細心面對毛澤東時代

和其後精神史關聯上的複雜性。就是，在看到

毛澤東時代歷史挫折直接帶給文革以後中國大

陸精神狀態的巨大影響時，還必須同時看到，

文革後中國大陸精神面貌的基本面所以如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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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見形成，毛時代的直接影響外，還和文革結

束後，無論是一般當事人，還是政治精英和知

識分子精英均未能很好地意識和思考其時的精

神史問題相關。也就是，文革後中國大陸精神

史形成我們所見的那樣一種狀態並不是必然

的，而是歷史和歷史中的我們的觀念狀態結合

起來才產生出的結果。而也只有以這一對接下

來精神史軌跡形成具根本位置的環節的澄清為

背景，我們才可明瞭接下來諸多歷史事件和觀

念嬗替所帶給此精神史的，為什麼會是如我們

所見這樣一種歷史後果。 

這麼說是因為文革結束後中國大陸相當部

分人群，特別是精神、人格形成關鍵期處於毛

時代共產主義新人打造籠罩性氛圍的當時少

年、文革結束後青年的一代中，一方面彌漫著

因狂熱而虛脫，因熱烈而冷漠，因狂信而虛無

的精神狀態與心理；另一方面，與這種虛脫、

冷漠、虛無相對，在相當一部分人群中，雖然

其先前高漲的理想主義精神亦受到此歷史挫折

的強烈打擊，但卻沒有影響到他們認為人應該

對歷史、對國家、民族、社會承擔責任，和認

為人應該追求有明確意義感的生存方式這兩種

精神取向所構成的理想主義內核。而相對於上

述兩種情況，其時更普遍的是，在同一個人身

上，一方面是真實的虛無情緒，否定一切價值

的衝動，另一方面是同樣真實的理想主義衝

動，對意義感的強烈渴望。而後者正是先前中

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留給文革後的中國

最寶貴的遺產之一。所以，當時如果能清醒意

識此一方面虛無情緒、虛無心理蔓延，一方面

理想主義衝動猶強的精神史局面，便應該一面

考慮如何轉化此理想主義──使它在不放棄試圖

為歷史、國家、民族、社會承擔責任並於此獲

得意義感的精神動力內核的情況下，能夠把對

大歷史、大政治課題的關懷，和在日常工作、

生活情境中找到具體形式，並從中獲得具體充

實感相結合；一面考慮如何轉化、吸收當時的

虛無心理虛無情緒──也即細緻考慮，把對大

歷史、政治課題的關懷與把此關懷在日常生

活、日常工作情境的意義植基，與克服個人在

歷史挫折的遭際中所形成的生命意義感危機問

題相結合。可以想見，當時若有這兩種意義的

結合的自覺展開，中國大陸當代精神史的局面

肯定會和我們實際所見的歷史局面不同。 

令人遺憾的是，當時不僅國家，而且知識

界都對這樣一種時代精神倫理狀況、時代精神

倫理課題沒有足夠清楚的意識與思考，並且不

僅當時沒有對這樣一種問題性質有深切認識，

至今，對這一切仍然沒有深切、準確認識。而

這，正是──中國大陸現下有關精神、信仰、

價值、倫理的關懷和議論非常之多，卻因為這

些關懷和議論沒有以對歷史的準確認識為前

提，因此使得這些誠摯的呼籲和自認為負責任

的宣導，自認為負責任的批判，實際上都有效

性不足，乃至實際上文不對題──的關鍵原因

所在。 

所有這一切，思之讓人心痛、扼腕！ 


